
2023年2月16日 ，中國河北省邯鄲市一間中專學校，學生在機械技能實訓室通過機械零件模型學習機械傳動和機構。攝：
CFOTO/Future Publishing via Getty Image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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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國職業教育的困境：強制性的分流安排，與被污名化的職校學生

職業教育同時面臨着「政治上拔高」和「社會上污名」的迥異處境。一方面倡導「製造強國」，一方面是技能型人
才嚴重的年齡斷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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單固純，社會學研究者。 


對於中國大多數普通家庭的家長而言，關於子女教育的焦慮似乎從來無法停止。如果說「雞娃」是城市中

產家庭為了孩子能夠實現階層跨越，或至少保住現有階層的資源投入的戰爭，那麼對於「小鎮做題家」們

而言，在完成義務教育後避免落入處於劣勢的職業教育路徑，則是搶奪教育體系中僅剩的向上流動機會中

的第一步。

看重學業表現的中國學生和家長几乎談「職」色變，中職和高職學校在二十多年來一直都只能吸收在普通

中考和普通高考中失利的那一批學生，沒能考上普通高中的青少年只能進職校「混日子」，沒能考上本科

學校的高考生也紛紛擠進升本考試的賽道。

理想的職業教育應在提供通識性的文化教育之外，有針對性地培養具體工種、崗位所學的技能型人才，但

現實是絕大多數的職業院校嚴重受制於師資、設備等基礎辦學條件，無法為學生提供符合市場需求的專業

技能培訓，不僅勞動力市場不認可，學生本身也抗拒成為技術工人。職業教育在企業、學生、家長，甚至

教育工作者們的眼中普遍被污名化了。



中國教育系統的普職分流與普職融通 


中國的職業教育同時面臨着「政治上拔高」和「社會上污名」的迥異處境。一方面是國家倡導「製造強

國」，弘揚「工匠精神」，一方面是延續數十年的「技工荒」和技能型人才嚴重的年齡斷層。

在近三年的輿情事件中，有兩個代表性事件映襯出職業教育在大衆心目中的形象標簽，及其指涉的教育、

就業體系的複雜面貌。

事件一發生在2020年的兩會期間，某政協委員建議，因疫情回國中止學業的留學生可以通過高職高專擴招

計劃繼續解決學習問題。該委員的發言一經網絡發布就引發一波嘲諷之聲，例如「留學博士生可以直接申

請藍翔技校的高年級」、「感動哭，卡耐基在讀計算器PhD回來讀哪個高職好」。從當時的網絡輿情可以

看出，高職高專被大衆認為是「低等教育」，配不上留學生的「精英身份」，而且許多人眼中的職業教育

約等於中短期技能培訓項目，尤其是以藍翔技校的挖掘機操作和新東方集團的廚師培訓課程為代表。

事件二發生在2021年6月的畢業季，南京師範大學中北學院發生群體抗議事件，扣留學院院長，反對學院

與高職院校的合併轉設工作。事件起因是教育部2020年5月發布的《關於加快推進獨立學院轉設工作的實

施方案》，文件提議將大多數僅掛名知名院校的「三本」獨立學院與省內的高職高專院校資源進行整合，

再新成立職業大學或職業技術大學，教育類型變為職業教育，但層次依然是本科教育。

如果說事件一說明了大衆對職業教育的片面誤解，那麼事件二則更能說明職業教育所遭受的污名，畢業證

書的「職業」二字被在校學生認定為自己未來在勞動力市場無法克服的劣勢。

從中國職業教育發展的脈絡來看，它目前所承受的污名並不能單純被歸結為職教體系本身整體質量低下。

事實上，職業教育一直服務於不同時期的社會發展目標，實際上具備極強的社會議題回應性。以2005年為

例，當時中國處於工業化的高速發展期，涌現大量流動人口，國務院頒布《關於大力發展職業教育的決

定》，要求中職教育承擔起提升進城務工農民的職業技能；與此同時，中國從1999年開始的高等教育擴招

也面臨着規模擴張的壓力，這份文件還要求在2010年以前高職教育招生規模達到高等教育規模的一半。



2021年12月9日，河北省邯鄲市一所職業學校的廚師專業學生練習油炸技能。攝：HAO QY/Future Publishing via Getty Images

職教體系面臨的迥異處境更多地來自政策目標變遷帶來的範式波動，首當其衝的就是普職分流和普職融通

的取向爭論。目前，這兩種取向在職教體系內部都能找到對應的政策安排。

「普職分流」指的對初中畢業生進入中職院校和普通高中的人數比例進行規劃和管控，該政策實際在1985

年的教育體制改革已經提出，要求普職比例「大體相當」，但在2021年才突然開始嚴格執行「五五分

流」，即便2022年的新職業教育法取消了「分流」的說法也並未逆轉事實上的分流趨勢；「普職融通」則

涉及為選擇職業教育的年輕人打通升學路徑，提高他們日後接受普通教育的可能性。

在名義上，前者強調職業教育在人才培育上的特殊地位，後者尊重人才發展的個人意願並提供機會；而實

質上，前者加劇了教育不平等和教育資源分配的馬太效應，後者的推進則伴隨着雙一流院校退出職教賽道

的變革，試圖通過普職融通改變學歷背景、增加就業優勢的年輕人很難得償所願。

一切的取向爭論與政策變遷之下，是被隱藏起來的主動或被動選擇接受職業教育的青少年所面臨的生涯坎

途。



中職教育：成人前的照管場所 


普通教育與職業教育的分流，是在完成義務教育後開始的。尤其是在教育資源落後、整體教育水平欠佳的

地區，那些天賦不佳、學業表現落後、家庭資本匱乏的孩子開始被認定無法在需要激烈競爭的普通教育路

徑內取得突破。在勞動力市場的規管十分鬆散的年代，這批孩子大概率會在家長、親戚的介紹安排下成為

年輕的打工者。

這種安排通常與他們自主意願也是相吻合的——與其繼續枯燥的學習生活，不如早早脫離家庭、走向社

會。但如今，未成年的他們很難在勞動力市場上找到去處，接受中等職業教育，即進入中等專業學校、職

業高中、技工學校等成為越來越常見的選擇。

用「選擇」一詞也許不夠準確，因為接受中職教育是他們面對當前的教育體系、就業體系時能做的唯一決

定。除去分流制度之外，這個決定可謂是家長、初中教師、中職院校三方的共同安排。根據筆者調研了解

的情況，即使是在欠發達地區的初中，稍有能力的家長也會千方百計送孩子進入普通高中，而那些被班主

任建議讀中職的孩子的家長，大部分是無能力也無意願為孩子的教育做更多努力。對於家長們來說，他們

只是需要孩子在成年之前，找到一個能夠繼續履行照管職責的場所。

市



2023年2月16日，中國河北省邯鄲市一間中專學校，學生們訓練他們的步行姿勢。攝：CFOTO/Future Publishing via Gett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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對於中職院校而言，利益相關者在2021年之前的主要訴求是「保住學校」，負責招生工作的人員每年會在

畢業季前早早地在當地各所初中走訪、聯絡畢業班的班主任，請求他們將自己的學校介紹給那些考不上普

通高中的孩子，並且為班主任支付一筆可觀的招生經費。這裏涉及到和中職教育有關的一項重要政策安排

——生均撥款制度，2015年以前職業教育的經費來源基本靠學費，2015年後，響應國家建立現代職業教

育體系的改革要求，中高職教育開始獲得地方政府的生均撥款，中職教育的生均經費支出從2014年的1.28

萬躍升到1.53萬（數據來源：全國教育經費執行情況統計公報）。

遺憾的是，這些理應被用於改善教學環境、更新實訓設備等辦學目標的財政經費，就此變成的激烈的招生

競爭中的籌碼。這種利益分配機制也被完全複製到了2019年的高職高專擴招政策的執行上，只不過參與的

主體由變為高職院校和地方企業的人事部門。2021年後，隨着普職分流政策開始被嚴格執行，中職院校不

再需要擔心自身的生源得不到保障，也就意味着初中畢業班的班主任無法再參與相關利益分配。

對於這一批接受中職教育的孩子而言，他們能夠「選擇」的內容只有「進不進入中職院校的高考班」以及

「如何選擇一個看起來有趣的專業」。

高考班特指「職教高考班」，與非高考班的區別在於文化課程安排。中國的職教高考從2013年開始在部分

省份試點，2021年國務院發文要求制度落地。中職學生和普高學生都可以通過職教高考的「3+證書」考

試獲得進入高職高專院校或職業本科的機會——「3」是指語數英三門文化課，「證書」指任意一本職業技

能證書，絕大多數中職生會通過考試拿到計算機二級技能證書。因此，中職院校的高考班通常會有專任教

師講授語數英三門文化課和計算機課程，其他技能課程則由外聘教師講授、學生自主選擇，而非高考班則

對文化課沒有硬性要求。

學生傾向於選擇看起來好玩的專業，或者是在老師、家長的建議下選擇相對好就業的專業。近年來中職學

校中受歡迎的新興專業包括機器人、計算機、3D打印、高鐵服務等，女生會選擇幼師、護理等指向未來的

「穩定」工作的方向，此外，汽修、汽車美容、室內設計、旅遊管理、酒店管理、會計等也是傳統的熱門

選擇。然而大多數中職院校的教學活動並非以技能訓練為最終目的，這一方面與前面提到的師資力量相

關，而各重要的原因是有關部門對「校園安全」的極度重視。有技工學校的教師表示，「學生喜歡上實訓

課，我們老師是不喜歡的，怕出事，他們在設備前面太興奮了。」也就是說，在履行「照管」職責的這一

方面，家長的意願與中職院校方的實踐達成了無言的默契，被忽略和被磨滅的只有一部分想要精進技能學

習的學生的願望。

實際上，不管選擇什麼專業，中職生們在規定的實習期——通常是從第二學年的暑期開始——被成批送入

製造業工廠、成為學生工是最常見的景象。



在筆者接觸到的中職青年中，來自四川、雲南、江西等不同省份的年輕人都表示自己實習時被安排到電子

廠的流水線上做手機組裝的工作。其中一位19歲的男生說，「大家沒受過這種苦，開工的時候隨便聊兩句

天都會被罵，後來我們五個膽子比較大的同學就跟班主任說要回家，也不管他同不同意我們直接收拾行李

走了，班主任也沒辦法，後來再讓我們自己去找別的實習。」這位男生學的是高鐵乘務，他辭去了電子廠

的實習工作後先後做過KTV的服務生、健身教練、手機銷售，畢業後正式找工作才發現高鐵乘務主要招女

生，自己的畢業學校缺乏知名度，根本得不到面試機會，唯一能稱得上和自己專業掛鉤的只有地鐵的安檢

員，然而安檢員崗位競爭同樣激烈，面試依然不成功。後來他離開了家鄉，到親戚工作的南方城市的工廠

工作，這一次的工作內容從組裝手機變為組裝車床，他也在親戚要求下，為了未來更好的前途開始學電

工。

2023年2月10日，中國安徽省合肥市肥東縣的一所中專學校，學生學習燒焊。攝：CFOTO/Future Publishing via Getty Images

高職教育：「壞學生」的新機遇與「好學生」的滑鐵盧 


職教高考制度在試點期時並不為大衆所知，對於中職學生和普通高中內學業成績落後的青少年而言，當他

們第一次得知職教高考的存在時，都彷彿一次「從天而降」的機遇。通過職教高考進入高職院校的小工和



小怡分享了自己升入高職院校的心情。

小工：我也很開心很慶幸，以前沒有做出選擇說初中畢業就不讀了，要是初中不讀了感覺現在文化水平、交往圈都

是很小的。如果我是初中畢業的，那麼我身邊的朋友應該也差不多是這個範圍的，並不會交往得到比我更好更優秀

的人……我是高中第三年的時候報的，一開始我是選了文科的，後來轉去了3+證書這邊，就覺得讀文科說實在也沒

把握能考到，所以那時候也不會用心去學，後面就沒有學了，直接報3+1剛剛好。介紹的這個老師會說，因為他也

不想你這麼辛苦，肯定是希望能考得上最好。因為最起碼還能上個專科，以後想插本還是能有個平台的，但是如果

現在放棄，到時候學校也沒考到，就只能出來打工了，就是給你另外一條出路。

小怡：我本來初中考高中的時候考到的高中不是我最想要去的，然後我就覺得高中三年那麼苦，就想着讀中專再考

大專吧。去那些學校也是奮鬥三年最多就是個二本，或者考個三本，就乾脆去到中專。讀了中專兩年之後，一開始

是想讀大專的，後面又考慮到底讀不讀，也沒有去輔導班…我一開始就不喜歡這個專業，只是因為這個分數不難

考。

在社會上受到污名、被大部分人看不上的大專學歷，可能已經是他們在當前的教育系統內可以獲得的最佳

結果。但無奈的是，即便是在高職院校內部，通過職教高考入學的他們也處在「鄙視鏈」的底端。一方

面，教職工們認為職教高考改革會降低院校招生的整體素質，「現在真是各種各樣的招生方式，而且全年

無休，讓你一次招個夠，讓所有以前學歷低一點的，全部在這一次塞進來……我們現在主要為了保證這個

生源素質，目前重點還是放在小高考上，就是學考，學業水平測試，以前沒有的，高考現在變成一個輔助

性的渠道。」

另一方面，與他們一同進入高職院校的，還有一批在普通高考中「失敗」的年輕人，後者普遍懷着對學歷

等級的不甘而將在校學習期間的大部分精力放在專升本考試的備考工作上，就像阿杰說的，「你不明白這

個學位證對於畢業證來講的重要性，畢業證你成人高考也可以來考，外面的大叔大媽也可以考，拿本科畢

業證這麼簡單你能拿得到。我要的不是畢業證，我要的是學位證。」因此，幾乎沒有再次升學計劃的職教

高考生在校園內也會被認為是「懶散的」、「沒有想法的」。

有趣的是，恰恰是這種對「卷學歷」現象的抽離，賦予了他們反思現實的空間。小怡說自己找工作的時候

曾經看到過街道辦招聘編制外的崗位，「要求本科以上學歷，有很多研究生的去考，但他們那個工作根本

不需要很高的學歷就能做，就是找人上門登記信息。我就覺得招聘這些東西有時候還是要比較考慮實際

吧，不要浪費那麼多人才。」與小怡這種「高學歷崗位不是我的戰場」的心態相比，更多深受「文憑社

會」之苦的高職青年難以獲得自洽，「我覺得人分三六九等，不光是學歷，我們作為一個專科生很多東西

看得到頭」，夢想是「有尊嚴地賺錢」的阿弟明顯透露出對未來的焦慮。



2021年12月9日，河北省邯鄲市一所職業學校餐飲實習專業的學生正在學習鋪床。攝：HAO QY/Future Publishing via Gett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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然而，無論是抱持相對自洽還是普遍焦慮的心態，大多數職教青年在勞動力市場上依舊找不到一個令人覺

得滿意的、有潛力的位置。從結構上考慮，職教高考方案的改革反應的是普職融通的取向，這意味着職業

教育也不得不回應學生的升學需求，在事實上向普通教育靠攏，其技能培訓功能依舊得不到重視。像小怡

這種高職青年，雖拒絕被捲入學歷競爭，但由於專業技能訓練的不足，可供其在勞動力市場上選擇的崗位

十分有限。那些想要通過提升學歷改變命運的職教青年，則更加需要長時間地與「不確定」為伴，他們強

烈地希望自己只是職業教育的過客，在三年或是更長的時間裏拼盡全力重回普通教育的軌道。倩倩是筆者

接觸到的數十位職教青年中唯一在三年內成功「上岸」的例子，她曾經關於職業教育可以專精、對口的想

法在實際的學習生涯中消失殆盡，花了三年時間彌補自己當時擇校的「過失」。

倩倩：那時候是我可以通過補錄去選本科學校的，但是我沒有去讀，因為我覺得那些本科就是多花一點錢去拿一個

本科證書，學不到什麼真正的東西。然後我就覺得那就找一個好一點的專科，專科可能還會更精一點。但是後來我

上了專科之後我發現我的思想是錯的，別人說你怎麼那麼笨，可以上本科都不去上。我其實是有一點後悔的。因為

本科可以乾的東西很多，很多公司的起點會在本科，而且他們會覺得這個門檻很重要。

分流再融通：難以完成的任務 




從目前職業教育的發展趨勢來看，教育系統單方面的分流與融通始終是不可能的任務，徒勞地將一半的適

齡人口劃入職教領域，而他們當中有能力、有資源的那一部分再通過各種辦法脫離，最終不管是否成功脫

離，需要年輕人的新興製造業依然無人問津。

中國改善職教困境的突破口在於社會文化和勞動力市場。「工匠精神」不應只是一句口號，而應找到和青

年亞文化的勾連。在勞動力市場上，企業不僅是消化就業需求的用人單位，更應該被作為技能培訓的主

體、以及改革技能晉升體系的先行者。

中國的政策制定者若始終就教育談職教，最終受傷害的仍是那一批批無辜的、被污名的年輕人。


